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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新女性”？
——从电影布景看20世纪30年代的设计文化与性别区隔

汪燕翎，贾茹
四川大学，成都 610207

摘要：本文从《新女性》的电影布景切入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社会空间，了解当时左翼思潮通过电影布景来对社会性别进行的

区隔与塑造。在民族和经济的双重危机下，左翼电影对新女性的塑造和召唤与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在电

影中通过布景区隔出来的“新女性”是男性左翼知识分子的性别想象，但她们身上折射出的现代气质和革命气质却在国货运动

中与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相重叠，并化身为一种新的文化性别，在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之路上扮演了行动者和建构者的角色。

关键词：电影布景；国货运动；性别区隔；现代设计

中图分类号：J0；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21）03-0005-08

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21.03.002

What is the“New Woman”?
Design Culture and Gender Distinction in the 1930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lm Sets

WANG Yanling, JIA Ru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social space of Shanghai in the 1930s through the film sets design of New Woman to understand

the way in which left-wing ethos at the time distinguished and shaped the social gender. In both national and economic crises, the

shaping and calling of a“new women”in left-wing film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alities that Chinese society was facing at the

time. The several“new women”distinguished by sets in the film were the imagination of femininity of left-wing male intellectuals,

but the modern and revolutionary temperament reflected in them overlapped with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nation-state in the National

Goods Campaign. It incarnates as a new cultural gender, and plays the role of actors and constructors on the ro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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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电影的黄金时期，电影以其

特有的媒介技术描摹了都市的物质文化和摩登生活。

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左翼影人在电影这一大众

文化产品中赋予了自己的政治意识，揭示了当时都市

摩登生活下深藏的矛盾与危机。在左翼电影的视像

中，女性呈现出不同的阶级身份和性别区隔，展开了与

现实和历史的对话。诸多左翼电影均提出何为“新女

性”的历史命题，特别是蔡楚生完成于 1935年的作品

《新女性》，更是直接以“新女性”作为片名。这些电影

对“新女性”不约而同的召唤使人们不禁要追问，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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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30年代的“新女性”在左翼文化运动中扮演了什么

样的角色？左翼电影中的“女性”和现实生活中的女性

有什么关系？这些关于性别的话语反映在日常生活和

设计层面会发生怎样的冲突和回响？

本文借助布尔迪厄的社会空间理论，从电影布景

这一角度切入电影《新女性》中的性别视角，并对照同

一时间切面上的国货运动，进一步探讨20世纪30年代

历史语境中的性别塑造在银幕内外发生的共鸣。

一、《新女性》角色的阶级区隔

首先，回到左翼影人对“新女性”故事的讲述中。

在影片的开始，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韦明，便呈现

出崭新的女性形象。她毕业于北平的大学，生活在摩

登都市上海，既是中学的音乐老师，又是业余作家。她

的身份中既有新文化运动的“新”，又有都市现代性的

“新”，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最为理想的都市女性形

象。但剧情的发展将韦明拽向完全相反的命运轨迹。

韦明任教学校的校董王博士，也是她大学同窗的先生，

对韦明十分垂涎，但韦明对王博士不予理睬，因此遭到

王博士报复失去工作。此时，一直被寄养在北平姐姐

家中的韦明，与前夫之女前来上海治病。经济困顿的

韦明为了救女，只能选择出卖自己的身体，但没想到嫖

客竟是王博士，韦明倍感屈辱。女儿最终因得不到医

治而身亡，韦明因来自现实和精神的双重打击服毒自

杀，临终前发出“我要活！”的呼喊。

影片将韦明这一貌似“新”的女性角色设计在一个

充满陷阱的现代都市中，城市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

社会，在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和性别结构中，她们的阶

级局限性使得她们必然成为城市的牺牲品。电影运用

了大量的电影特技来解答韦明之死因——即“新”女性

通过出走、教育、奋斗都不能救赎，只有通过鲜明的阶

级立场和思想觉醒才能获得救赎。为了说明女性与现

代性的复杂关系，左翼影人为这部电影塑造了 3个阶

级特征鲜明的女性角色——王太太、韦明、阿英，并对

她们涉足的社会空间和生活世界做了专业的布景设

计。20世纪 30年代的上海，一个工人的月薪有 20~30

元，技术工人稍高一些，有 50~60元，而一个中学的校

长月薪可以达到 160~200元，相比之下大学教授每月

400~600元的薪酬已经是不折不扣的高薪了[1]。通过

观影，可以清楚地感知到左翼影人所设计的 3位女性

角色分别代表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

电影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正是根据不同阶级间的

区隔和冲突而展开。如果借助布尔迪厄的区隔理论进

一步剖析，会发现电影中的人物角色不仅是由以简单、

垂直的资本总量来划分的社会阶层，还是由其居所，服

饰、产品、装饰、艺术、交友等微观日常交织成的社会空

间来形塑的。不同于马克思依据经济资本来划分的社

会阶级，布尔迪厄认为实体的社会阶层并不存在，存在

的是无处不在的差异性的社会空间。因此阶层不是与

生俱来的，而是被区隔和建构出来的[2]。布尔迪厄以

惯习、场域、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概念来构建了他的

社会阶层模型，他在社会空间（Social Space）这一三维

的区隔模型中不仅需要考量资本总量，还需要更进一

步考量资本的结构以及这两个属性在时间中的变化[3]。

郭恩慈在《中国现代设计的诞生》一书中也借助布尔迪

厄的理论模型，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电影中

角色所能涉足的空间场所（布景设计），所使用之器物

（道具设计）以及生活方式和品味差异，将常见的角色

分出4个阶级：中产阶层、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低下

阶层、新文化阶层[4]，并由此拼出了一幅 20世纪 30年

代上海社会空间图景。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以《新女

性》电影布景为样本，也同样列出电影中3位女性所涉

及的社会空间，以此来还原电影中“新女性”的阶级图

景和性别位置（见表1）。

从表 1可以看出，王太太与韦明两人是北平时代

的老同学，受过同样的教育，生活方式和生活品味有一

定重合，都具有摩登西化的一面和消费文化的色彩。

但在经济资本上王太太是资本家夫人，是财产继承人，

属于布尔迪厄所划分的统治阶级范畴，以物质享受和

名利追求为生活价值。韦明是中学老师，资本结构上

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但她同时又是作家，本身富有才

华，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属于郭恩慈划分的新文化阶层，

重视友谊，追求自由恋爱。布尔迪厄提出资本拥有的

构成性差异划分了阶级内部的各个部分。统治阶级通

过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而在内部发生分

化[4]。王太太拥有大量经济财富以及与之不相称的文

化资本，而韦明拥有较好的文化资本和薄弱的经济资

本。因此她们的生活空间和物质世界会有重叠。譬

如，她们乘坐同样的交通工具、选择同样的发型和时装

款式，抽同样品牌的洋烟，活动在同样的都市空间中。

电影中的女工李阿英没有信息表明她受过高等学历，

从她的家居环境可见，也几乎没有消费。阿英在按照

资本总量（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来垂直区分的社会阶

层中属于底层阶级，但左翼影人有意将社会底层的李

阿英塑造为在思想和文化上最为先进的阶层[4]。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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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市最底层的女性（比如电影中的妓女），阿英有着

固定工作。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是缫丝工会补习

班的业余老师，负责教授识字、写字、唱歌等，还自己改

编、创作歌词，其文化资本具有先进性。阿英的价值取

向不是以“稳定生活、友谊、爱情和女性贞洁”为重，而

是信奉为大众服务，是思想先进的无产阶级女工。从

经济资本总量上看，李阿英和韦明差距不大，她们租住

同样的亭子间，选择同样的国货，但韦明和阿英的区隔

界限在于惯习和行为模式上。布尔迪厄将“惯习”定义

为行动者不同的消费、社交、趣味和举止。李阿英身上

没有任何小资产阶级女性的惯习，甚至没有女性的特

征和女性的烦恼，这使得她和韦明形成了社会空间中

的鲜明的区隔标志。

电影塑造的3位女性，她们不同的阶层、品味和区

隔形成了电影中富有张力的性别色彩，为何为“新女

性”这一命题铺垫了前情。

二、《新女性》布景中的社会空间与物质世界

那么3位女性的社会空间图景又是如何以布景设

计的形式在电影中展现的呢？20世纪30年代中期，电

影美术布景开始摆脱舞台美术的限制，发展出有丰富

变化层次的、贴近电影需要的场景空间[5]。《十字街头》

的导演沈西苓这样描述当时左翼电影的制作条件：“中

国的电影界，既没有很完整的机器，也没有充分的资

本，在整个的制作的物质条件上已到达了十二分贫穷

的地步……[6]”在如此窘迫的客观条件下，布景还需要

考虑摄影机的调度、各种镜头的切换和营造，以及光

线、时间等诸多因素的变化。因此，左翼影人要想在电

影中更为隐晦和巧妙地传达自己的政治诉求，需要借

助布景设计来塑造不同人物的性别身份，并营造出不

同的社会空间和情景冲突。结合电影布景，可以看出

3个女性角色选择的居所、器物与服饰，区隔出了她们

在社会空间中不同的坐标位置。

20世纪 30年代上海大众媒体十分关注于营造富

裕阶层女性的物质环境，在《良友》《玲珑图画杂志》《美

术生活》等杂志上渲染了新式家居的细节。电影布景

师们利用大众传媒和大众心理，复制了上海的奢靡世

界。王博士和王太太的住宅布景是高度现代化与西方

化的（见图 1），既有鲜明的装饰艺术（Art Deco）风格，

也有现代主义的包豪斯风格。装饰艺术运动中象征速

表1 《新女性》中主要女性角色的生活空间和物质世界

生活方式

工作

全职

太太

中学音

乐老师

工人

娱乐

抽烟

拍照

喝洋酒

化妆

写作

谱曲

舞厅跳舞

抽烟（英国 MAY

BLOSSOM）

喝洋酒

在补习学校教授识

字、唱歌、常识

写歌词

自习

生活品味

教育水平

音乐专科学

校毕业

音乐专科学

校毕业

不明，但能

自己作词、

教授识字

家具

成套的钢管家具

Art Deco风格灯具

木制桌椅

几何纹样布艺沙发

花型玻璃灯罩吊灯

钢琴（租的）

木桌

木制条凳

钢架床

报纸围成的灯罩

服饰

（平时）印花旗袍；（宴会）

豹纹装饰西式连衣裙

珍珠/宝石耳环、手镯、

戒指、项链

皮鞋

皮包

（平时）素色旗袍；（舞厅）

提花/印花旗袍、宝石耳环

皮鞋

手提皮包

素色旗袍

素色短衫、长裤

布鞋

装饰品

现代风格装饰画

蕾丝桌布

现代风格花瓶

玻璃花瓶

金属材质猫头鹰摆件

照片

印花桌布

彩绘陶瓷花瓶

玻璃花瓶

工作日程表

照片

日用产品

家用电话

打火机

座钟

手表

国产热水瓶

搪瓷盆

火柴

手表

国产热水瓶

陶瓷茶壶、茶杯

怀表

闹钟

价值取向

奢侈享乐

反抗封建礼教

追求爱情

自尊自爱

逐渐觉醒

独立

追求妇女解放

图1 电影《新女性》中王博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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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锯齿形图案，既出现在床头装饰画中，也出现在壁

灯等室内陈设品上。1934年《美术生活》第八期中出

现了由设计师西平所设计的装饰艺术风家具和壁灯，

与王太太家客厅十分契合[7]。钢管家具在王太太家的

出现也暗示了欧洲大陆的现代主义设计已经化身为中

国富裕阶层文化象征的符号。1934年《美术生活》第

七期的妇人秋装宣传照中，一位摩登女郎倚在钢管椅

的面前，展现着这一季都市生活最时尚的搭配[8]（见图

2）。钢管家具在西方诞生不久，就很快传入了中国，出

现在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月份牌和广告画上了[9]。

尽管马歇·布鲁尔（Marcel Breuer）、密斯·凡·德罗

（Mies van der Rohe）或马特·斯塔姆（Mart Stam），以及

其后索耐特（Thonet）公司设计的钢管椅，都没有一款

能与王太太家的钢管椅细节相吻合，但影片布景中这

些钢管家具的出现展示了更为重要的符号意义，即“富

人们的物质世界，已脱离了传统古旧的中国而与外国

最主流的物质文化接轨”[4]。

王博士常常涉足的舞厅等娱乐场所是买办阶级男

性所追求的都市现代性的重要部分。舞厅门口的装饰

线条和乐队背后扇形辐射状的太阳光图案采用了更加

典型装饰艺术风格（见图3）。舞厅中的壁灯也和王博

士家的几乎一模一样。而后来韦明见老鸨的地方也采

用了装饰艺术风格的壁纸（见图4）。当这些相同的装

饰风格出现在舞厅和旅馆时，暗示着特权阶层男性权

力的延续，它们成为男性“交换欲望货币”的“经济”[4]，

而踏足此空间的女性则成为了消费和欲望的对象。因

此，影片中代表新文化阶层的余海俦也在韦明邀请他

去跳舞时说：“并不是我不肯陪你出去，实在跳舞这种

糜烂的享乐生活，不是我们应该过的。”

对于韦明这一剧中关键女性角色的生活空间的打

造，布景师则调用了传统中式和现代西式两种室内布

景的对比。电影中韦明老家的大宅是阴暗的中式空

间，客厅正面的墙前供奉着祖先的牌位，侧面是博古

架，正中是一张中式圆桌和太师椅。整个老宅唯有大

厅天花板上的玻璃灯罩电灯中透出一丝现代化的意味

（见图5）。1931年的《玲珑图画杂志》的一篇文章批评

到传统中式家居陈设：“阴森森、暗沉沉，森严万象之旧

式家庭陈设，乃应当时之求而来，而适足配肃静回避高

脚牌的尊严，我们现在既向平等自由之途径求新生

活！则室内中一椅一桌之设置，纵不能在前领导我们

之思想活泼，最低限度亦不容许一般呆板之装饰来约

束我们之观念自由。”[10]老宅幽深古老，暗示了前现代

中国的性别空间，其中布满血缘、家族和男性的权力控

制。在诸多对《新女性》的研究中，女主角韦明都被赋

予娜拉的镜像，她勇敢地逃出幽深的闺阁内景，闯入了

上海的社会空间。对比老家的宅院，电影将她租住的

亭子间设计成简洁现代，又充满文艺气息的独身女子

居所（见图6）。从很多布景细节可以看出韦明作为小

图2 1934年《美术生活》杂志的

时装写真中的摩登女郎与钢管椅

图3 电影《新女性》中的舞厅

图4 电影《新女性》中老鸨

带韦明来到的卖身之处

图5 电影《新女性》中韦明

老家的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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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女性在力所能及的消费范围内所展现的个人

品味。例如，韦明家中茶几、餐桌、钢琴、梳妆台上也都

陈设有花瓶，显示出其生活旨趣。家中的吊灯灯罩是

民国时期常见的花朵型玻璃灯罩，这种灯罩在《神女》

（1934年）、《马路天使》（1937年）等众多左翼电影中都

有出现在新文化阶层的空间场所中。而梳妆台上的台

灯灯罩则是装饰艺术风格，暗示着韦明对资产阶级西

化生活方式的模仿。

钢琴是韦明家中最有阶级意味之物，它和桌上堆

积如山的书籍一起，暗示了女主人的文化资本。从影

片中可以得知，这钢琴并不属于韦明，而是她每月 15

元的租金向上海钢琴公司租借的。上海钢琴公司也就

是日后“施特劳斯（STRAUSS）”品牌钢琴的生产公

司。1893年中国第一家民族琴行成立了，1895便诞生

了“施特劳斯”品牌[11]。可以说，这台充满小资情调的

钢琴也是“国货”。这台钢琴在电影中暗示着韦明的社

会阶层和她的性别命运，在她被中学解雇后,钢琴和房

间的租金都无法支付。钢琴是韦明独立形象上最脆弱

的表皮，当这一层表皮被撕裂后，她的窘困与绝境被电

影层层展现。此外，韦明的桌子上和梳妆台上还出现

了国产的热水瓶和搪瓷脸盆，布景中的国货产品传达

了角色对于消费的态度，她既不拒绝洋货，也乐意扮演

爱国消费者的角色。布景中还出现了一架传统的竹制

鸟笼，与房间的装潢风格有些格格不入，并且没有承担

任何叙事功能，是对韦明没有彻底解放的思想的一种

暗喻。

作为韦明的邻居，居住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中的李

阿英却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阶级差异。李阿英剪着齐

耳短发，全片只穿过一件深色的素色旗袍，没有任何装

饰品，她是彼时的上海社会空间中是最远离消费文化

的女性。阿英的家居布景也可谓是简单至极（见图

7）。布尔迪厄认为工人阶级并不把“出于经济资本不

足而被迫的、对必需品的选择”感受为一种剥夺，而是

感受为一种偏爱——对于“必需品的趣味”。这种趣味

把实体置于形式之上，把非正规置于正规之上[12]。因

此“他们倾向于支持所有艺术革命，这些艺术革命是以

纯粹和净化的名义、以拒绝炫耀和拒绝资产阶级的装

饰趣味的名义实现的……”[3]李阿英的房间只有一些

必要的木质家具，天花板灯泡外面甚至没有正式的灯

罩，而是用报纸替代。在她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中也出

现了国货温水瓶。墙上没有粘贴韦明一样的影楼照片

或月份牌，而是出现了一周工作的日程表。但正是这

份日程表暗示着现代性以时间为表征，嵌入到李阿英

的生活空间中，它不同于以消费为表征的都市现代性。

通过电影布景师对当时上海女性生活世界的营

造，我们会看到性别的区隔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还

不仅是体现在宏观社会结构上的两性权力差异，还在

于微观日常生活中的性别间的结构性差异。当不同阶

层的女性在社会空间地图中互动与位移的时候，她所选

用和遭遇的物品与设计构成了她们性别和阶层的标签。

三、电影、国货与新女性

电影《新女性》不仅让人们看到了 20世纪 30年代

上海不同阶层女性的生活方式、消费理念和人生取向，

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窥见当时的左翼影人借电影这一技

术媒介所传播的一种新的性别秩序。1935年，《新女

性》的上映，引发了当时社会和知识界关于什么是“新

女性”的大讨论，成为当时重要的文化事件。当时舆论

集中讨论了两种“新女性”：摩登新女性和革命新女

性。韦明是在五四运动后得以苏醒的女性代表，她扮

演着新时代开明的女性角色，自食其力，创造出自己的

经济资本，同时也努力提升着自己的文化资本。在物

质生活层面上，她对于西方生活方式和洋货有着积极

的态度，但她也会通过消费国货来显示对民族国家现

代化的响应。然而正是这种开放性和摇摆性，让左翼

人士认为其不能代表“新女性”。1935年《中华日报》

有评论文章这样写道：“张秀贞是一个大学生（无疑是

资本家的女儿），但她心甘情愿作一个男人的玩物，成

图6 电影《新女性》中韦明租住的亭子间 图7 电影《新女性》中李阿英租住的亭子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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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买办阶级的太太。李阿英来自于工人阶级,与堕落

的环境斗争。韦明的背景似乎在前两者之间,因此,她

不可能从摇摆的小资产阶级的悲剧中解脱出来。”[13]导

演蔡楚生也写道：“像韦明那样软弱摇摆的人，是不能

当得起‘新女性’这一称号的，可以当之无愧的只有李

阿英[14]。”左翼影人通过电影布景仔细区分了“现代”对

于3位女性的不同意义。王太太是包裹在“现代化”镀

金外衣之下的“旧式上层女性”；韦明是从五四走来，努

力使自己成为现代主体，却最终被都市现代性吞噬的

女性；李阿英则是站在“摩登”的都市现代性对立面，具

有革命现代性的“新女性”。但无论是王太太、韦明还

是李阿英，这 3位女性都是电影中建构的角色。在当

时电影的运作机制中，从导演到编剧，再到布景、摄影

和剪辑……女性和女性所经历的世界实际处在电影工

业链中最次要的位置。在电影最终的屏幕呈现上，韦

明这一都市女性的现代性经验被高度折叠和隐藏。而

李阿英这一“新女性”的角色则是以反女性的特征来呈

现。正是因为“他”的视线和权力替代了“她”的经验，

所有在这部名为《新女性》电影中只产生了关于“新女

性”的幻象，并没有树立起真正的女性主体。但是电影

对“新女性”的塑造和召唤却是与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

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并影响到了中国现代设计之

路的探索。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中期，在中国社会面

临民族和经济双重危机的时候，在消费主义和民族主

义之间开始了一种持续紧张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韦

明所代表的都市小资产阶级女性与父权国家所召唤的

“新女性”也构成了紧张关系。20世纪初以来，舶来品

已经在上海等口岸城市的消费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洋品与国货区隔了不同阶层的社会空间位置，代表

着都市现代化和民族现代化两种力量的竞争。葛凯这

样形容当时消费文化中的这种矛盾性：“都市精英面临

着两种竞争性的需求，在需要购买‘国货’和渴望自己看

起来像是世界主义或受过西洋教育的欲望之间挣扎[15]。”

对于都市女性而言，她们在消费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

的性别角色使得这种挣扎和摇摆更为强烈。1933年，

国货运动正达到高峰时期，而上海女性消费进口化妆

品的数量依然高达 140 万元[16]，这使得国货运动的倡

导者十分受挫。《申报》一篇文章这样形容：“都市中的

摩登妇女，一天到晚，看电影，跳舞……所谓坐的汽车，

来路货也；看的电影，欧美产品也；跳舞吃香槟酒，舶来

品也，洋气十足，洋风凛凛，似乎不洋不足以摆期阔，不

洋不足以显其荣[17]。”洋货标识了都市摩登女性的社会

身份，打造了摩登女性的现代魅力，就如克拉考尔形容

的都市“flapper girl”：“这些新的时装……一定要被展

示，否则夏天的时候那些漂亮女孩会不知道她们是

谁 [18]。”作为“时髦制造者”（Tastemaker），这些时髦女

性的消费不仅无助于民族工业振兴，还会被来自更底

层阶级的女性所模仿，酝酿着更大的国家民族风险。

在国货倡导者的眼中，那些看起来貌似“新女性”

的都市女子误读了“现代性”，她们将西方一切舶来品

当作“现代”，而背叛了民族国家此时正在艰难前行中

的现代化。因此，对“新女性”，必须要重新定义。国民

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分别通过1933年的“国货年”、1934

年的“妇女国货年”、1935年的“学生国货年”等一系列

活动将民族主义消费意识推向高潮。尤其是 1934年

的“妇女国货年”直接将女性推向了运动的最前端，女

性在消费活动中的政治映射更被无限放大。在 1934

年《妇女国货年纪念特刊》中的一则广告这样呼吁摩登

女性：“适应时代、谓之摩登、处国力凋疲之今日、而犹

崇尚浮华、趋用洋货、是为不识时代之落伍者、所望今

之妇女、力矫奢靡风习、一致维护国货、藉为国家杜塞

漏巵、并为社会家庭亲朋子女作楷模、方是国货年之摩

登妇女[19]。”女性，既可以是国货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

可以是追随“摩登”的“卖国者”。如何将中国女性引导

成为前者，是当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

在影响大众对商品辨析的过程中，电影也成为不

可或缺的一环。20世纪 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因其救

亡图存和唤醒民众的诉求与国货运动合为时代的声

浪。此时左翼电影推出的一系列“新女性”形象均与这

一关系国家命运的社会运动背景息息相关。如 1933

年孙瑜导演的《小玩意》，女主角便是以挽救本土设计

为己任的国产玩具设计师。夏衍编剧的《脂粉市场》女

主角最后离开物欲横流的上海消费空间，创办了一家

国货商店。银幕之下，女明星也身体力行宣扬国货产

品设计，1933年《东方杂志》刊登了一幅阮玲玉坐在钢

管椅上的广告照片，介绍了上海南京路大华铁厂制造

的国货钢管家具[20]。坐在全套国产钢管家具中的阮玲

玉，妆容妩媚，姿态优雅，为消费者树立了国货也同舶

来品一样优质，一样摩登的印象（见图8）。

电影《新女性》正是在这一年开始拍摄。电影布景

中刻意营造的生活空间，以及围绕女性们的洋货与国

货，也是对发生在中国政治经济层面这一议题的回

应。尤其在电影中通过布景被清晰区隔出来的两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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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角色——韦明和李阿英，她们是左翼男性知识分

子的假想的性别，但她们身上折射出的现代气质和革

命气质却在国货运动中与民族国家的主体性气质相重

叠，最终化身为新的文化性别，在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

之路上扮演了建构性的角色。

1934 年《申报国货周刊》中采访了六位不同的女

性，其中有单身独立女士，有家庭妇女，也有名流夫人，

可以从中听到现实中女性看待国货产品的新的声音。

其中杨卫玉女士谈道：“国货哪一样没有，装潢美观，并

不较外货逊色，经济耐用，且反过之。我们何必定学洋

气，仰给于外货？”[21]《申报》董事潘公展夫人认为，“提

倡国货应从城市中有知识或摩登化的妇女入手”；还认

为“我们妇女提倡国货，要有这样的见解，就是不使我

们很宝贝的子女将来成为亡国奴！天下没有不爱孩子

的母亲，如果母爱推广去爱护国货，为着孩子着想，那

么我们女界努力提倡国货是值得的”[22]。1934年 6月

夏令《申报》报道中描绘到一幅当时模范家庭的物质生

活画面：“经济家王先生与教育家高女士的家庭，为提

倡国货的模范家庭。他们家庭，布置很简单、很朴实，

明窗净几之下，挂着薄薄的窗帘，是三友社的绿色自由

布，又轻又软，上面装的是华生电风扇，轻风阵阵，沁人

心脾，书房里几架小的摇头风扇，也是华生出品。我们

去拜访他们这对伉俪时，他们正在并肩看书，身上都是

穿的五和厂的鹅牌汗衫……”[23]

可以看到，当电影中的小资产阶级女性韦明，在渴

望成为现代主体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时候，一

群新的女性群体开始成为日常生活的主导者。无论是

单身女性还是家庭主妇，抑或社会名媛，她们都对国家

民族、对儿童教育有着全新的认识，对新的知识与技术

有着开明的理念，对消费有着理性的态度。消费国货

产品对于这个新兴的女性阶层而言，不是布尔迪厄所

言的“必然趣味”，而是建立在良好的经济资本和文化

资本之上的“自由趣味”，换句话说，她们通过消费和使

用国货创造了新的文化价值，形成了以独立意识为中

心的新的社会场域。正是她们的存在，在殖民主义的

物质世界中唤起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创新能力、制造能

力和质量意识，也影响了中国妇女在日常消费中的文

化品位。

四、结语

风云激荡的政治变革通常会下沉到日常生活的层

面，并直接体现在与设计相关的生产、消费与批评中。

从文化性别的视角来比照这一时期左翼电影中的女性

和现实社会运动中的女性，会看到“新女性”作为20世

纪30年代思想界与大众社会共同召唤的新性别气质，

也在中国现代设计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正是她们

召唤和撞击着中国现代设计主体性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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